
老婆就像塑料花，永不凋谢
很快，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结婚了，结

婚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想分开。之
前，我住在单位分的一间11平方米的小
屋里。墙上贴着各国国旗，各种尼泊尔
的刀，各种银质项链，十分野性。

我有一张很高的单人铁床，我把四
条床腿都锯掉一截。晚上，趁天黑没人看
见，我溜出去偷木板，拿回来做成一个和
铁床一样高、一样长的板凳，放在床边。
最后买回一个大气垫，充好气往床上一
放，床单一铺，咱也有双人席梦思啦！

西藏一年，我们的感情真被折磨苦
了，心被揪得疼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如
胶似漆地腻了十年，方才觉出够。到了
第 10个年头上，哈文主动提醒我，两个
人过日子有些无聊，家里有些太清净，我
是老李家的独子，总该有个后代云云。
好家伙，这么一说，我责任就大了。那赶
紧的，我现在就盖工厂，搭生产线，咱造
人开始！然后就有了我们的女儿。

结婚 17年，我对哈文是越来越怕。
如果不出意外，到我安详地告别世界那
一天，这都是件闹心事：这辈子我怕过谁
啊？我跟我爸敢拍桌子，跟领导敢拍桌
子。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啊，可我怎么
就这么怕哈文？

凡事她不允许而我做了，比如喝酒，

就得央求所有的目击证人替我保密，替
我保密，替我保密。我怕她。只要她一
瞪眼，一生气，我顿时就像老鼠见了猫，
把自己缩到最小，或者干脆消失。我怕
她 。 我 给 她 起 了 个 名 字 ，叫“ 劈 头
士”——劈头盖脸谩骂的人士。她的经
典句式是：“你若是我儿子，我一天不知
要打你多少顿！”她一“劈头士”，我马上
噤若寒蝉，绝不顶嘴。

我们俩有个原则，“矛盾不过夜，过
夜就是仇。”有什么想法，咱今日事今日
毕，甭管多晚，坐在一起说明白了。实在
有原因不能拉晚儿，那我先认错：“我错
了，行不？这事儿就算结了。不许记仇
啊。”她必须答应我不记仇，否则不许睡。
不是我的错，我认。是我的错，我更得认，
我的风格就是不打自招。男人向自己心
爱的女人认错是一种美德。我还给自己
的美德想了个寓意深远的说法：成熟的稻
子总弯腰，我弯腰，因为我成熟。

我已经想了很久。到底，我怕她什
么？我反抗一回又能怎样？思来想去，
我决定放弃一切有关揭竿起义的想法。
因为我在意她的感受，我起义，她难受，
我更难受。她“劈头士”，她痛快，我也痛
快。我怕她，是因为我爱她。

我问朋友：“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
么花？”怎么说的都有。“玫瑰。”“红玫

瑰。”“百合。”“麝香百合。”我慢悠悠地说
出我的答案：“我的老婆，我把她比作塑
料花。”闻者皆惊。“塑料花，很普通，但永
不凋谢，摆哪儿是哪儿。”我解释道。

科学家深入分析人类荷尔蒙，得出一
个令人失望的定律：所谓“爱情”，保鲜期
不超过36个月。或许不少人都亲自验证
了这一说法。但是对我来讲，爱情是无限
期的，就像塑料花的花期一样永恒。

什么是爱情呢？火热，缠绵，昼思夜
想……这固然必不可少，但只是一个阶
段。待到年深日久，婚姻除了油盐柴米，
总还要有点儿情感的维系。通俗点儿
讲，夫妻一开始之所以结为夫妻，都是因
为彼此相爱。有点儿像做买卖，头一次
合作成功，纯粹自愿、双赢。

结婚17年，我对婚姻的定义是“像雾
像雨又像花”。激情似火的日子当然已经
走远。剩下的是一种亲情，一种相
互的牵挂和寄托。我以为，这就是
最深的爱了，深到无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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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宴会成了董丹的正经营生
董丹是不信兆头的人，否

则见了长脚红蜘蛛、双黄蛋，这
些老家长辈们眼中的不祥之
物，他就会打消吃宴会的念头，
跟他老婆小梅一块去领厂里发
的过期罐头。

三年前工厂关了大半，60%的职工都“下了岗”，只拿
20%的工资。开始他还不急着找工作，两个月后他发现银
行里就剩了55元，还不够两人吃顿麦当劳的巨无霸。

过了两天，董丹在报上看到一则招工广告。一家五星
级酒店征聘警卫，董丹穿上了他最体面的行头去应聘。他
刚晃进大厅，就迎上来个女人，问他是不是应邀而来。他点
点头。她说他来晚了，会谈早就开始了，说着就把他推上了
电梯。下了电梯穿过中庭长廊，来到一间大宴厅，里面的宴
会正要开始。前方麦克风上方挂着条红布幔，上头写着：

“植树造林，向沙漠索回绿地！”
他在靠门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宴会已经开始，他正

好饿急了，就把面前盘子里的东西全扫进肚里，也不知道都
吃了些什么。他邻座的一个男人向他自我介绍，他是××报
记者，又问董丹是哪个单位的。董丹只希望谁也别理他，让
他好好地白吃一顿，随口回答他是××早报的。董丹吃饱喝
足了，正打算找机会开溜，那记者问他要不要一块儿去领
钱。什么钱？就那两百块车马费呀。董丹干咽了几下口
水：两百块！等于他们下岗工人半个月的月薪，还吃得跟皇
上似的──不过就是一张名片的事！

一出门董丹就直奔一个印刷铺子。他挑了最华贵的式
样，印了一大沓上头有某网络传媒字样的名片。直到2000
年 5月的这个将要在他生命中出现转折的早晨，吃宴会成
了他的正经营生。

他一面用块粗糙的毛巾搓背，一面问小梅，信不信他已
经把全中国的美食都尝过了。她说她信。他说：“有个菜我
就从来没吃过。”“什么菜？”小梅问。“一口咬下去，吃不出
来。把菜单拿来一看，可吓着我了。”他隔着水汽朝她看一
眼，“你猜那菜是什么做的？”

“那道菜是用一千个螃蟹爪尖的肉做的。”董丹一个字一
个字地说，“一千个！想想看，光是敲碎每个爪子，把里面的肉
抠出来得费多大工夫！就是那些螃蟹的手指头尖儿啊！”

他等着她继续追问：那得宰多少只螃蟹才凑齐这么多
蟹爪！可她没做声，默默地消化这条惊人的信息。

“那肉搁到嘴里，真他妈绝了。就像把一千条‘迷你’型鸡
腿的味道全熬在那一口里，简直美得让人受不了，鲜得都有点恶
心了。什么东西也赶不上蟹爪嫩，在嘴里就像……就像……”
他极力想要描述那口感，那种吃在嘴里与舌头、口腔接触的细
致，咽下去在食道间经过时那种滑滋滋的感觉，五脏六腑都为之
称奇。但他没有那么多词汇。把他两口子受的教育加一块儿，
连给父母写封像样的信都不够，得要请教字典才行。

一位女邻居隔着塑料帘子大声叫着：怎么洗个没完
了？一根一根地在洗头发？董丹笑着大声回答：长了十二
根脚指头，得一根一根搓！小梅赶紧用干毛巾给他擦身子，
一双手利落又不失温柔。她做事总是这么简洁有效，劲都
使在要点上。那女人便说等他和小梅忙完了，她再回来洗
青菜。邻居们大致知道董丹混上了工作，但没人搞得清他
在哪儿上班，都挺羡慕他那“班”得打领带、穿皮鞋去上。

赴宴前董丹总要好好地来一番梳洗。他一共有两件正式
衬衫，一件白一件蓝，所以就替换着穿。一年多前，他拿到印
好的记者名片当天，便向邻居们借了一百块，跑到一家旧货
店，花了五块钱买了副宽边平光眼镜，又花了二十块买了个麦
克风，接在一台基本报废的录音机上。剩下的七十五块，他用
来买了一个照相机遗体，反正用不着往里头填装胶
卷。就那样，他改头换面，成了个专业赴宴者。

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
为记者招待会上的“贵宾”？置身于每一场宴
会，董丹惊叹：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付不

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工厂为了私利竟用头发做
酱油……在吃香喝辣、酒色艳
情之余，隐藏在美食、美女背后
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
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真实的事
实公布出来时，事情又变得扑
朔迷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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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
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
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

《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
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纵使相逢亦不识
“2002年 6月管理层强行推动国有

股减持，造成股市暴跌，以至于在 9月
不得已叫停。后来想了很多种方式，可
是市场都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就想
出了以送股或派现的方式补偿流通股
股东，以换取非流通股到市场上流通。”

林康笑道：
“这样不好吗，
流通股股东无
偿得到了股票
或现金，自己账
户上的金钱增
加了，而非流通
股的股东们手
中的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也可
以到市场上变
现了。按某些
经济学家们的
话 说 ，这 叫 双
赢。如果在一

个预期明确的时间，比如一年或者两年，
监管层要求非流通股给流通股派现或者
送股，而又要求非流通股在锁定期限内
不流通，那么股市会怎样？”“当然大涨
了！”“在非流通股即大非和小非锁定期
满呢？”林康又问。“肯定大跌。我私下测
算过，如果现存的大非和小非锁定期满，

全部减持的话，相当于再造两个A股市
场。资金就这么多，却扩容了两倍多，市
场怎么不大跌？”秦怡静数着手指对林康
说。“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我们在股权分置改革办法出台前进入
股市，在大非小非解禁后，迅速减仓，这
样就可以无风险地赚钱了！”

林母打来电话了，问林蕴涵：“林康来
了没有？”林蕴涵笑道：“他敢不来！”林母也
笑了，说道：“蕴涵，回家时顺道给妈买把
葱。家里没葱了，我才想起来。”“哎呀，妈
妈，你这记性！”林蕴涵说笑着把电话挂了。

路过一家农贸市场时，林康将车停
在路边，和林蕴涵下了车。天空阴暗，雪
正下得急，风儿呼啸卷起飘飞的雪在地
上翻滚着打着旋儿。一个平板菜摊车
上，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子围着给蔬菜保
温的被子坐在那儿，扎着两根小辫子，鼻
涕涟涟，小脸冻得通红。林康也定定地
瞅着她，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和
温暖。他蹲下身，握住她两只冻得皲裂
的小手，微笑着问道：“小朋友，你在这儿
卖菜吗？”“嗯。”小女孩儿用力地点点头，

“还有我妈妈，她去医院了。”“哦，你妈妈
病了吗？”“妈妈感冒了——咳嗽得很厉
害。”小女孩儿伶牙俐齿，一点儿也不怯
陌生人。“你这儿有葱吗？”林康问。“有，
很好的，叔叔您买一些吧。”小女孩儿一
见林康要买她的葱，立刻将围着的被子

打开了，从里面拿出一捆儿大葱。“嗯，我
买了。”林康说完，将一百元的钞票塞在
她的口袋里。“叔叔，用不了这么多。”

那小女孩儿竟然从车上跳下，追了
过来，还摔了一跤。林康捧住小女孩儿
冻得红红的脸蛋微笑道：“哦，那应该收
多少？”“两块钱。”“那这是多少钱？”“一
百。”“嗬，居然还识得一百块钱的钞票，
这女孩儿小小年龄真的不简单。”林康心
里暗暗称赞。

林蕴涵抚摸着小女孩儿的头，突然
感觉她有些发烧，于是连忙蹲下身，将眼
皮贴在小女孩儿的额头上：“哎，林康，这
孩子有点发烧——”“是吗，让我试试。”
林康也将眼皮贴在孩子额头上试了试，
说道：“确实发烧。”他将脖子里的围巾解
下，系在小女孩儿脖里，说道，“妈妈回来
后，告诉她一定要带你去看病。孩子，这
钱收下吧，这是叔叔送你的。”小女孩儿
的眼泪在眼圈里打晃，给林康和林蕴涵
深深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叔叔。”

自从梁母知道梁小婉和林康离婚
后，就一直郁郁寡欢，身体一天不如一
天，后来心梗突发去世了。梁小婉也就
从郊外城乡接合部搬到了三环城以里，
以卖菜为生。这几天梁小婉感冒了，咳
嗽得厉害，就去药房买些感冒胶囊。世
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巧，她刚走，
林康和林蕴涵就来了。

商战
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
金，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孰料，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
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
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郭现杰郭现杰 著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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